
乐府新声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THE NEW VOICE OF YUE-FU （Journal of the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2025 年第 4 期
No.4，2025

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价值探析

刘 昊

［摘  要］东北抗战音乐诞生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承载了革命文化内涵和历
史记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战音乐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武器，它在白山黑水之
间奏响了反抗侵略的激昂旋律。从斗志昂扬的战歌到饱含悲愤的民谣，东北抗战音乐以其独
特的魅力，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深入研究阐释东北抗战音乐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中的独特价值与不可磨灭的地
位，能够为深入理解中国抗战文化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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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经过 14年浴血奋战，以顽强不屈的

抗争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

面的抗战一样，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

组成部分［1］。毛泽东曾评价说：“一首抗日歌曲抵

得上两个师的兵力。”［2］

抗战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情感表

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首首反映东北人民奋

勇斗争和在东北地区创作诞生的抗战歌曲，发挥

了除枪炮之外的“另一种武器”的力量［3］。

本文以东北抗战音乐为研究中心，将东北抗

战音乐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蕴含的丰

富历史意义和独特的时代价值，以期更好地挖掘

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教育功能和重要价值。

一、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生成的历史语境与现

实动因

日本侵华导致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19
世纪下半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

义发展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日本

本土资源的有限性成为其发展瓶颈。20世纪 30年

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日

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在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日

益猖獗，并试图通过侵略中国来获取资源和市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

事端并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随后逐步向华北

地区渗透，妄图蚕食整个中国。这一时期，中国

国内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大片国土沦陷，无数

百姓流离失所，人民遭受侵略者的残酷迫害。在

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国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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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风起云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

达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展示了坚决抵抗的

决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

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

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4］东北人民不

甘心做亡国奴，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各地陆续建

立，并联合义勇军等抗日力量，逐渐成为东北抗

日武装斗争的中流砥柱，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

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

东北抗战事迹成为这一时期爱国文艺创作的

核心素材之一。当时的《京报》《申报》《大公报》

《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救国旬刊》等对此进行

了连续报道，而这些报道也成了爱国进步文艺家

的创作素材。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

文化运动在上海等大城市蓬勃开展。众多进步的

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会聚在一起，他们以

笔为剑、以歌为号，通过文学、戏剧、电影、音

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唤起民众的觉

醒。田汉、聂耳等便是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代

表人物，他们活跃在文艺创作的前沿阵地，积极

致力于创作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文艺作品，以

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东北抗战音乐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创作

生成。东北抗战音乐不仅涵盖了抗日战争时期在

东北广袤地域内，由抗日军民、文艺工作者等群

体创作的，直接服务于抗敌斗争、鼓舞军民士气

的各类歌曲、歌谣，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军歌》《露营之歌》《爱我东北》《九一八事变歌》

等；还包括了那些虽创作于其他地区，却以东北

人民在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中展现出的不屈

意志、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为题材，生动反映东

北民众抵御外侮、捍卫家园精神风貌的歌曲，如

《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大合唱》《松花江上》

等。韩玉成收集整理的《东北抗战歌谣歌曲集》

收录了近千首东北抗战歌谣歌曲，其中，歌谣

678首、歌曲 300首，以东北抗联所创作的作品为

例，作者包括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

中等诸多东北抗联将领。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既

有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揭露其侵略本质的呐喊，

也有歌颂抗联将士奋勇杀敌、军民同心协力的战

歌，更有抒发缅怀抗战烈士之情与光复家园坚定

信念的民谣，这些都成为东北抗战历史中极具感

染力的文化和精神记忆。

二、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核心特质与功能

作用

每一部音乐作品都是一种社会事实，其内在

结构中沉积了社会关系。阿多诺认为：“材料对主

体施加的种种要求，反而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

‘材料’本身就是沉积的精神，是由人类意识社会

性地预先形成的。”［5］音乐从来不是“纯艺术”，

它总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极端艰苦的抗战

环境中孕育并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东北抗战音乐

的节奏、旋律、语言的“群众化”“号召性”成为

政治动员、文化传播的形式反映，不仅成为东北

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旗帜，更以其强大的

凝聚力、感染力唤醒了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

抗争意识，并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激发了国际社

会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批判性审视，深化了全世界

人民对普遍正义价值的共同追寻和捍卫。

（一）政治动员

1. 激发民族觉醒与抗争意识

抗战文艺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历史实

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构党领导的话语体系

的表达方式［6］。东北抗战音乐以其激昂悲愤的旋

律和质朴有力的歌词，将抗日救亡的政治目标转

化为大众可感知的情感符号，唤醒民众对民族身

份的认同和对侵略者的强烈反抗意识。如 1936
年，由张寒晖创作的“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松

花江上》，虽然其诞生地并不在东北，但歌曲如泣

如诉地描绘了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失去

家园的惨痛遭遇，歌曲用四三拍的节奏让整体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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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更加抒情。“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

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歌曲

传唱之处，激发了民众对国土沦陷的悲愤和对日

本侵略者的仇恨，使人们深刻意识到民族危亡的

紧迫性。再如天兰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九一八

大合唱》中唱道：“莫说东北老百姓，都是善良好

欺负；他们不做亡国奴，不过牛马苦生活……这

些道理又不多，要打鬼子怕什么……”这种音乐

上的共鸣，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抗日怒火，使东北

人民从最初的迷茫与悲愤中觉醒过来，激发起内

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抗争精神，纷纷投身到抗日

救亡的洪流之中，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抗战

胜利的精神支柱。

2. 宣传抗日主张与揭露侵略者暴行

抗战音乐成为传播抗日思想和主张的重要媒

介，通过传唱抗战歌曲，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

深刻认识到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许多

抗战歌曲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的暴行，如由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等人创作的

《露营之歌》是在经历了几次激烈战斗后才写成

的，其中“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

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等词

句，隐晦而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抗联战士在艰苦环

境下与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也侧面展现了日军侵

略造成的民族灾难，激发了全国人民对侵略者的

公愤和对东北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3.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东北抗战音乐跨越了地域、阶级和党派的界

线，为抗日力量的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

爱国将领的队伍，抑或广大的普通民众，都在这

些音乐的感染下，找到了共同的目标和信念，那

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音

乐作为凝聚民心的文化载体，在唤起民众的抗日

救亡意识、增进社会各界的情感共鸣方面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如《新编九一八小

调》中唱道：“九月十八又来临，不分党派大家一

条心……‘亲善合作’不要听，抗日救国要齐

心。”再如《联合歌》中唱道：“中国人联合起来，

向前进，万众一心！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

奋斗，我们牺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

生存！”这些抗战歌曲的传唱促进了全社会各阶层

的觉醒和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抗战胜利

而英勇奋斗，彰显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

（二）文化凝聚

1. 地域文化的坚守与延续

东北抗战音乐深深扎根东北的黑土地，东北

地域文化成为东北抗战音乐的“精神土壤”和

“艺术母体”。东北抗战音乐的内容表达和艺术形

式都汲取了东北民间音乐的丰富养分，将二人转、

东北民歌、东北民谣等独特的音乐元素融入了抗

战歌曲的创作。如《流血纪念歌》是根据东北广

为流传的《孟姜女调》填词而成；《满洲苦》是根

据东北民歌《卖饺子》的旋律填词而成；《骂老

廉》是根据东北器乐曲牌《祭腔》改编填词而成。

而《农民小唱》《吃饱喝足杀东洋》《百姓靠老杨》

等均采用了二人转、奉天落子的曲调，节奏简洁

明快，易为民众传唱。这些音乐作品在战火纷飞

中传承了东北的语言特色、民俗风情和生活气息，

为东北地域文化在抗战岁月中得以坚守和延续作

出贡献，成为维系东北人民文化根脉的纽带。

2. 传统与时代的融合创新

抗战的时代背景促使东北音乐艺术在形式和

内容上实现了重大创新突破。东北地域文化蕴含

的“家国情怀”“故土眷恋”“豪爽坚韧”特质为

东北抗战音乐创作提供了养分。在内容上，东北

抗战音乐创作跳出了以往的生活琐事内容，紧密

围绕“抗战救亡”这一宏大主题，如取材于东北

抗日义勇军事迹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以激

昂的歌词和令人振奋的旋律，表达了全国人民抗

击侵略的坚定决心，使音乐作品承载起深刻的社

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在形式上，合唱、组歌等新

形式蓬勃发展，并且在和声、配器等方面大胆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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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如融合唢呐、板胡、锣鼓等东北民间乐器，

让抗战音乐兼具乡土气息和激昂气势，增强了抗

战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

东北音乐的艺术表达，更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

开辟了新的道路，推动了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的

转型与跨越，为中国音乐艺术的创新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3. 抗战历程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借助外部媒介，以符号化的方式将

巩固认同的知识和意义长久储存。”［7］东北抗战音

乐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歌曲这一可传播的

符号形态，传递了民族苦难与抗争精神。东北抗

战音乐详细真切地记录了东北人民从遭受日本侵

略的苦难，到奋起反抗、浴血奋战的全过程。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流亡之苦，到东北抗联

战士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再到东北人民对胜利

的不懈期盼，都在音乐中得以体现。“有反映东北

抗联战士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如《向前走别后退》

《抗日战歌》《冲锋号》《战斗射击》，有反映东北

抗联部队建设的，如《练兵歌》《战斗职责》《男

儿励志歌》，还有反映抗联欢庆胜利的，如《西征

胜利歌》《凯旋歌》。”［8］在这些歌曲中，那段艰苦

卓绝的斗争岁月得以用音乐形式永恒定格，为后

人研究东北抗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帮助我们还原那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

（三）国际传播

1.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音乐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能跨越意识形态

边界，塑造国际认同。东北抗战音乐蕴含的反抗

精神是人类面对压迫时共有的本能反应，“不仅具

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在‘国际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的宏阔视野下，孕育出深沉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将中国人民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紧密相连”［9］。东北抗战歌曲中对日本侵略者

暴行的控诉，如描述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杀戮的

部分，与世界其他被法西斯侵略地区人民的苦难

经历相似，唤起了世界人民对法西斯侵略行为的

谴责与对正义的追求。如“流亡三部曲”之二

《流亡》描写的“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

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

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其歌词接续了

《松花江上》的内容，叙述了东北人民被迫离开家

乡故土的悲戚，反映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普遍创

伤。这种情感跨越了国界，让全世界理解反法西

斯斗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成为人类在黑暗时期

追求解放与自由的共同精神纽带。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逐渐形成，很多抗

战歌曲也开始在国际上传播开来，遍及美国、欧

洲、印度、非洲等地。1940年，歌手保罗·罗伯

逊在纽约一场露天音乐会上，演唱了《义勇军进

行曲》，后将其录制成唱片，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

区发行［10］。许多国家的人民通过这些抗战歌曲了

解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和不屈精神，对中国的

抗战事业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2. 对国际文化交流的促进

抗战音乐不仅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文化记

忆，更是世界反法西斯历史声音的一部分。东北

抗战音乐作为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代表，为中国

本土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一些反映东

北抗战的音乐作品以其独特的旋律、节奏和歌词，

吸引了国际友人的关注，通过影视作品、出版物

及外国记者、传教士等传播到海外，让世界了解

中国东北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抗争和坚

韧精神，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同

情。如 1938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到中国

拍摄纪录片《一九三八年的中国》，在纪录片中就

有一个镜头拍摄的是中国人民升国旗齐唱《义勇

军进行曲》的场面。有学者认为，这是西方社会

接触中国抗战歌曲的最重要途径［11］。此外，东北

抗战歌曲也受到苏联、朝鲜、美国、法国等国家

歌曲的影响，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

纪念歌》便是根据美国歌曲《佐治亚进军》的旋

律填词而成。《誓死不当亡国奴》是根据苏联歌曲

《布琼尼骑兵队》的旋律填词而成”［12］，《农民暴

动歌》等运用了朝鲜民歌曲调，这种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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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为世

界反法西斯文化增添了独特的东方色彩。

东北抗战音乐作为东亚战场反法西斯斗争的

声音见证，以其独特的叙事维度融入世界和平文

化的基因库，成为人类反思战争、珍视和平的重

要精神资源。其艺术表达中蕴含的“反侵略”内

核与“护家园”情怀，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

直指人类对生存权、发展权的共同诉求。这些东

北抗联歌曲中“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与世界

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斗争意志形成跨时空共鸣，

充分体现出国际主义精神特征，揭示出“正义必

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三、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音乐是一种整理过去、塑造经验时间结构的

装置。”［13］音乐不仅反映社会结构，还在日常生活

中塑造人们对时间、情绪与自我历史的感知。东

北抗战音乐承载了东北人民在抗战岁月中的情感

与精神，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生动写照。东北

抗战音乐以其独特的历史语境、艺术表达与精神

内核，历经时代淘洗仍散发深刻的思想光芒，为

当代社会在精神传承、文化发展与艺术创新等维

度提供了具有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的启示。

（一）民族精神的当代诠释

1. 爱国主义教育的谱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要把这些

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

动教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14］东北

抗联精神和东北抗战音乐文化无疑是历史厚重、

特色鲜明的红色资源。东北抗战音乐中处处流淌

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其

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并非单一化的情感宣泄，

而是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精神谱系，其内核是对

“家园”的具象化守护。如《松花江上》以“我的

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呢喃，将长白山、黑土地

等地理符号转化为民族情感的锚点，其外延则扩

展为对“民族生存权”的坚决捍卫。这种情怀的

独特性在于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乡土记忆与

民族尊严深度绑定，形成了“小我”与“大我”

共生共荣的价值逻辑，正如东北抗联歌曲《万众

一心保家园》中“中华民族都抗日，万众一心保

家园”及贺绿汀创作的《保家乡》中“保家乡就

是保中国”的朴素认知，实则暗合了“国家是放

大的家园”这一深层哲学理念。

2. 坚韧不拔意志的历史重构

当年，东北抗联将士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

勇赴国难，长期抗战，面对酷刑与死亡仍坚贞不

屈，是因为他们具有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东北

抗战音乐承载的坚韧不拔，绝非简单的顽强不屈，

而是在极端困境中形成的精神意志。艺术作品在

结构层面与社会意识形态同构，它们并非“反

映”，而是“重写社会经验”。从历史维度看，杨

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背后是东北抗联战士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林海

雪原中，以草根树皮裹腹、以篝火雪洞为营的铁

血抗争与生存智慧。这种坚韧既包含“明知不可

为而为之”的勇气，更蕴含“因时因地制宜”的

理性。它打破了英雄主义的浪漫化想象，揭示出

坚韧的本质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现实能力。

（二）文化发展的精神根基

1. 地域文化的活态传承

音乐是地域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东北抗战

音乐，本质上源于其对东北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度

激活与创造性重构。其艺术实践绝非简单挪用二

人转的唱腔、东北民歌的曲调，而是将东北民间

音乐中“刚健质朴”的审美特质与“家国同构”

的时代主题相融合。东北抗联歌曲、歌谣中既保

留了东北小调的叙事性，又通过节奏强化、歌词

重构，使原本抒发乡土情怀的旋律升华为呼唤抗

争的战歌，揭示了地域文化传承的核心规律。地

域文化不是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可被时代精

神赋能的“动态系统”，其保护与传承的关键是找

到传统基因与当代价值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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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自信的实践表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

自信，担当文化抗战的领导责任，高举文化统一

战线旗帜，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东北抗战音

乐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抗战文化形态，成

为中国抗战文化东北篇章的重要构成，具有鲜明

的实践品格和民族特征：它并非基于文化优越性

的自诩，而是在与侵略文化的对抗中、在为民族

生存而战的实践中生成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的

核心在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既不盲从外来文化

的霸权话语，也不固守传统的封闭形态，而是以

以我为主的姿态吸纳多重元素，最终形成服务于

民族解放的文化合力。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既

借鉴了西方进行曲的节奏逻辑，又牢牢扎根中国

民间音乐的土壤，其艺术实践本身就是文化自信

的生动诠释。

（三）艺术创新的灵感源泉

1. 内容与形式创新的辩证统一

“内容之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

形式在内。换言之，内容是具有形式的内容，形

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之中，

二者不能被分离开。也就是黑格尔所强调的，只

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的统一的，才是真正

的艺术品。”［15］东北抗战音乐的艺术创新，本质上

就是内容与形式的深度耦合，其背后蕴含着艺术

创作的核心规律，以及在服务时代需求的目标下

形成的动态平衡。从内容创新上看，其突破在于

将“抗日救亡”这一宏大主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

艺术叙事。或通过《松花江上》对失去家园的个

体创伤的刻画，实现民族苦难的共情传递；或借

助《露营之歌》对“篝火、密林”等战斗场景的

写实描绘，让抗争精神具象化；这种“宏大主题

个体化”“抽象精神场景化”的处理方式，打破了

传统音乐对风花雪月的题材依赖，使音乐成为承

载历史记忆与民族意志的有声档案。形式创新则

体现为对艺术表现力的系统性拓展。一方面，“吸

纳民间音乐的原生形态，将东北地区民间音乐粗

犷、豪放、豁达的风格融入作品中”［16］，如二人

转的跳进唱腔、东北民歌的衬词技巧，赋予作品

“接地气”的传播力；另一方面，引入合唱、组歌

等集体性表现形式，如《九一八大合唱》的多声

部结构，通过多声部叠加强化团结抗争的情感张

力，形成个体倾诉与集体呐喊的艺术互补。这种

创新不是形式主义的炫技，而是服务于内容的创

新表达。当抗战需要凝聚众志时，合唱的齐整性

便成为精神动员的利器；当需要唤醒个体对家园

的眷恋时，民歌的抒情性便成为情感共鸣的纽带。

2. 艺术与社会生活互动的机制建构

“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音乐生产本身是以

社会为中介的，不是某种直接的东西。”［17］音乐不

仅是审美对象，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的生成、

传播与接受都深深根植于社会结构中。东北抗战

音乐搭建起艺术创作与战时社会生活的互动纽带，

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下凝聚抗战士气的重要文化载

体。它既是社会现实的“镜像”，更是推动社会变

革的“杠杆”。作为“镜像”，其旋律中清晰可辨

东北民众的生存状态，如《逃难歌》中“背井离

乡泪汪汪”的悲戚，是对殖民压迫下民生凋敝的

真实记录；作为“杠杆”，其通过情感唤醒与价值

引领重塑社会心理，如《义勇军誓词歌》中“拿

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

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的号召，将个体

愤怒转化为集体行动，使音乐成为“看不见的战

线”。这种通过歌词的叙事性来凝聚共识，最终实

现情感认同—价值共识—行动转化的传导。

四、结语

东北抗战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特殊历史境遇中

形成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学术价

值与现实意义。从精神传承维度看，其蕴含的爱

国主义情怀并非抽象符号，而是与故土认同、民

族存续相关的价值体系，其彰显的坚韧不拔的意

志，是极端困境中淬炼的生存智慧与信念力量，

为当代精神建构提供历史范本。从文化发展维度

看，其扎根东北地域文化土壤、融合民间艺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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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实践，揭示地域文化“传统基因与时代精神

共生”的传承规律，为文化自信培育提供方法论

启示——自信源于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知与创造

性转化。从艺术创新维度看，其实现内容与形式

的辩证统一，以抗战主题赋予音乐思想重量，以

多元形式拓展表达边界，印证艺术“回应时代、

服务社会”的本质属性。珍视这份遗产，需要超

越简单的历史记忆，将其转化为民族复兴的精神

资源与文化动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使其革命文化精神之光照亮中华文明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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